的確深奧，也顯得深奧
（1）

應循所邀講的題目四聖諦（cattàri ariyasaccàni），今天的開示是有關第二聖諦──苦集聖諦（dukkhasamudaya§ ariyasacca§）──的四堂開示的第三堂。

（2）

上一回我們說到佛陀對生命的描述，即是說生命只是一連串的心流與名色法，每個心都緣取各自的目標。佛陀把它比喻為猴子在森林裡遊蕩，捉住一枝又一枝的樹枝。

你是否曾經見過猴子在樹上來去？牠捉住一枝又一枝的樹枝。同樣地，一個心識透過捉取色塵而生起，然後放開；另一個心識捉取法塵而生起，然後放開；再一個心識捉取聲塵而生起等等。佛陀解釋：

「正如猴子捉住一枝樹枝、放開再捉住另一枝樹枝、再放開又再捉住另一枝樹枝地在森林中來去，同樣地，稱為『心』（citta§）、『意』（mano）與『識』（vi¤¤àõa§）之法日夜地生滅。」

（3）

有六內處，其中五個是色法，是色處：眼處、耳處、鼻處、舌處與身處。第六處是名法，是非色的意處。也有六外處，其中五個是色法，由五識所識知：眼識知的色塵、耳識知的聲塵、鼻識知的香塵、舌識知的味塵、身識知的觸塵。這五種境色也可由非色的意處識知。第六種外處是法處，是心能夠識知的一切法，即法塵。其中有些是名法，例如作意、識、受、想、思、思考、記憶等等；有些是色法；有些則既非名法也非色法，例如概念法（pa¤¤atti）與涅槃。
猴子捉住一枝又一枝的樹枝，我們則注意一個又一個目標：我們執取一個又一個外處。作意是指當外處撞擊內處時，相符的識生起，也就是說有觸。舉例而言，我們作意顏色，顏色撞擊眼睛，眼識生起，也就是說有眼觸。因此有六種識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與意識。六識依靠六內處與六外處而生起，而產生了六種觸：眼觸、耳觸、鼻觸、舌觸、身觸與意觸。

（4）

這是根據緣起法則把生命分解至其組合成份。透過正確的禪修，我們能夠很清楚地知見這點。若無禪修，則無法知見這點，我們可能會以為完全不需要涉及這些複雜的細節，甚至認為這不是真正的佛法。我們可能會說：「這只是概念，不是佛法！相信你自己的體驗。」

是的，緣起（的理論）的確是概念。但是我們自己的體驗也是概念。為了要理解我們所識知的究竟真實法，我們必須以概念來解說它們。為了理解，為了解釋，概念是必要的。即使是解釋怎樣泡杯咖啡，我們都必須依靠概念。然而，如果我們的概念性理解是依靠自己無知的體驗，我們無法了解佛法。我們必須學習由佛陀所說的佛法概念，因為它們是依靠佛陀圓滿覺悟的體驗：它們是佛陀、阿羅漢為了解釋真實法而採用的概念。

（5）

我們自己對識的體驗是，坐在這裡時，我們聽到聲音，看見景象，感覺到身體在地上等等，我們同時在看、聽、嗅、嚐、感覺身體，以及思考、記憶與想像等等。所以我們許多人都想：「怎麼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心識？」進一步地想，我們我慢的本性抬起了頭，因此心想：「都是廢話！很明顯的只有一個心識！不然怎麼可能會有輪迴！？！」

這是人們自然傾向的想法，甚至包括我們這些自認為是佛教徒的人。我們開始說諸如原本的心、原本的識等等的東西。這種無知的見解產生自我們自然的無明與我慢。

（6）

有一次，有一位比丘就這麼說。那位比丘名叫沙帝（Sàti），是一位漁夫的兒子，他說
：「據我所了解的世尊教法，是同一個心識在輪迴，而不是別的心識。」

（7）

佛陀解釋，我們會這麼想是因為我們回顧過去與看向未來，認為是同一個「我」。

之前我們已經討論了這種見解：這是我論取（attavàdupàdàna§），也稱為身見（sakkàyadiññhi）。這是一種憶測性的見解（diññhigata），因「有愛」（bhava taõhà）而生起，顯現為常見（sassata diññhi），即認為有個自我、靈魂或心識從一生轉世到另一生，一時是這種有情，一時則是另一種有情；這是轉世的見解。但佛陀並不教導轉世，因為諸佛不依靠憶測性的見解：他們依靠直接知見的見解。

佛陀說
：「憶測性的見解是如來已經棄除的。」
佛陀所見的（也是我們可以透過禪修來證實的）是我們的生死輪迴現在是、過去是及未來將會是一個心識與名色法生、住、滅接著另一個心識與名色法生、住、滅：根本沒有自我，沒有靈魂，沒有實質等等。即使我們投生為猴子，在森林裡遊蕩，也不會有其他東西；這是一個依靠概念而舉出的譬喻。

（8）

聖典解釋，當佛陀向諸比丘提起自己的過去世時，有些比丘只能理解它為有個心識在轉世，這一世投生到這裡，下一世投生到那裡。沙帝比丘（Sàti漁夫的兒子）就是這樣的一位比丘。當其他比丘說他的見解與佛陀的教導相違背時，他不肯聽，固執地執著自己的見解、自己的理解、自己的我慢。

聽到這件事，佛陀召見沙帝比丘，叫他自己解釋。

沙帝說：「據我所了解的世尊教法，是同一個心識在生死輪迴，而不是別的心識。」

佛陀問：「那是什麼心識，沙帝？」

沙帝答：「尊者，是那個在說話，以及在此處及他處
感受與體驗善業與惡業的果報的心識。」

佛陀說：「愚蠢的人，你幾時聽過我向誰如此教導佛法？愚蠢的人，難道我不曾以種種方法解釋心識是緣生，沒有因緣就沒有心識生起？」

（9）

佛陀就在沙帝比丘的眼前，身邊也有許多博學的比丘，但他竟然還在他們的面前抬起自己無知的頭，以自己無知的體驗與推理來衡量佛法。佛陀向他解釋這種行為的後果：

「愚蠢的人，但是你已經以自己錯誤的理解來曲解我們，因而傷害了自己，累積了許多惡業（apu¤¤a非福）；這將會為你帶來長久的傷害與痛苦。」

接著佛陀說：「諸比丘，你們認為怎樣？此沙帝比丘（漁夫的兒子）是否在此法此律之中點燃了一丁點的慧火？」

（尊者，他怎麼能夠呢？沒有，尊者。）

（10）

佛法的確深奧，也顯得深奧。我們不應該高高抬起自己的頭，不應該相信自己無知的體驗；應該相信從圓滿覺悟的佛陀流轉下來給我們的教法。且讓我們謙虛地低頭，聆聽佛陀有關心識的解釋：

「……在許多開示裡，我已經註明識依靠因緣而生起，因為無因就沒有識能夠生起……識因其所依靠生起的某種特別因緣而獲其名。」

接著佛陀給予一個譬喻：

「……

當火依靠木桐而燃燒時，它稱為木桐火；

當火依靠柴綑而燃燒時，它稱為柴綑火；

當火依靠草而燃燒時，它稱為草火；

當火依靠牛糞而燃燒時，它稱為牛糞火；

當火依靠穀糠而燃燒時，它稱為穀糠火；

當火依靠垃圾而燃燒時，它稱為垃圾火。」

這就是說：不再有木桐時，就不再有木桐火；不再有柴綑時，就不再有柴綑火等等。

接著佛陀解釋：

「同樣地，識因其所依靠生起的某種特別因緣而獲其名。

當識依靠眼與色塵而生起時，它稱為眼識；

當識依靠耳與聲塵而生起時，它稱為耳識；

當識依靠鼻與香塵而生起時，它稱為鼻識；

當識依靠舌與味塵而生起時，它稱為舌識；

當識依靠身與觸塵而生起時，它稱為身識；

當識依靠意與法塵而生起時，它稱為意識。」

（11）

這是非常直接的。如果我們注意天空的顏色，我們見到它；我們不會聽到天空的顏色，是不是？我們不會看見歌，不會觸覺到咖啡的味道，是不是？

· 當天空的顏色（外處）撞擊眼睛（內處），而我們注意它，眼識就會生起，同時也有眼觸。

· 當歌聲（外處）撞擊耳朵（內處），而我們注意它，耳識就會生起，同時也有耳觸。

· 當咖啡的味道（外處）撞擊舌頭（內處），而我們注意它，舌識就會生起，同時也有舌觸。

· 在這裡坐著時，地面的硬撞擊我們的身體，而我們注意它，身識就會生起，同時也有身觸。

· 當這些五外處撞擊各自的內處, 它們也撞擊意處（內處），意識就會生起，同時也有意觸。

· 當兒時的記憶（外處）撞擊意處（內處），意識就會生起，同時也有意觸。

當外處撞擊內處，而且有作意時，識就會生起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或意識。同時也有觸：眼觸、耳觸、鼻觸、舌觸、身觸或意觸。五個內處是色法，第六個內處是名法。五個外處是色法，第六個外處是一切法。作意是名法，識是名法，觸也是名法。因此我們獲得：

· 名色緣生六處；

· 六處緣生觸；

· 觸緣生受；

· 受緣生想；

· 想緣生愛；

· 愛緣生取；

· 取緣生有；

· 有緣生生；

· 生緣生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憂、惱。

當我們不再注意某個目標，便沒有識緣取該目標而生起。沒有名色，便沒有六處，沒有作意，沒有識，沒有觸，沒有受，沒有想，沒有愛，沒有取，沒有有，沒有生，沒有老、死、愁、悲、苦、憂、惱等等。

（12）

有識便有觸；有觸便有受與想。這些名法是不能被分離的。舍利弗尊者解釋這一點：

「賢友，受、想與識這些法是結合的，不是不結合的，不可能把其中一法與其他法分離開來，以形容它們之間的差別。人所感受的，便是他所想的；他所想的，便是他所識知的。」

（13）

識的緣是名色。但是佛陀解釋識也是名色的緣：就像母親是孩子的緣，而孩子也是母親的緣，名色與識這兩者也互相作為另一者的緣。怎麼樣呢？

在其中一部有關緣起的經《大因緣經》
裡，佛陀很清楚地向阿難尊者解釋這一點。且讓我們謙虛地低頭，聆聽這部經怎麼說。

有一次，阿難尊者禪觀緣起。他是須陀洹聖者，其博學受到佛陀讚揚。那一天，他去見佛陀，說：

「真是太奇妙了，尊者，這緣起的確深奧，也顯得深奧！但它對我來說卻顯得很清楚！」

（14）

佛陀怎麼說？佛陀向睿智的阿難尊者說了什麼？佛陀是否說：「是的，阿難，法的確很容易！只需要相信你自己的體驗，這一切將會變得很清楚。」不。佛陀不曾在任何地方這麼說。

當阿難尊者說緣起對他來說顯得很清楚時，佛陀的回答是：

「阿難，不要這麼說！阿難，不要這麼說！（Ma heva§ avaca, ânanda! Ma heva§ avaca, ânanda!）這緣起的確深奧（gambhãro），也顯得深奧（gambhãràvabhàso）。由於未能遍知與通達此諦，有情就好像一圈打結的線，或像織巢鳥的巢，或像打結的蘆葦，無法脫離惡趣、惡道、墮處與生死輪迴。」

（15）

佛陀本身說緣起的確深奧，也顯得深奧。我們對苦因是緣起沒有了知的能力本身就是苦的因。因此，對把名色法分解至個別究竟法的緣起，我們不應該視之為不必要的複雜與微細的佛法：佛陀說它便是佛法：

「見緣起者見法；見法者見緣起。」
換句話說：不見緣起者不見法；法的確深奧，也顯得深奧。且讓我們謙虛地低頭，再聆聽佛陀對緣起的苦因的解釋。

（16）

首先，佛陀解釋當他還是一位菩薩，坐在菩提樹下時所證悟之法：唯有有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與名色，才會有老死
。接著佛陀向阿難尊者說：

「阿難，如果你被問到：『名色是否有存在的緣？』你應該回答：『是的。』如果被問到：『什麼是名色的緣？』你應該回答：『識緣生名色。』（vi¤¤àõa paccayà nàma-rå​pa§）及『名色緣生識。』（nàma-rå​pa paccayà vi¤¤àõa§）」
換句話說：沒有識，便沒有名色；沒有名色，便沒有識。

（17a）

舍利弗尊者以著名的「兩捆蘆葦的譬喻」來解釋這一點：

「就像兩捆蘆葦可以互相倚靠而立，同樣地，名色是識的緣；識是名色的緣。賢友，若人移開其中一捆蘆葦，另一捆將會倒下來；若人移開另一捆蘆葦，第一捆將會倒下來。同樣地，名色滅盡，識也滅盡；識滅盡，名色也滅盡。」

（17b）

佛陀則透過問阿難尊者有關投生來解釋這一點。請細心聆聽。

首先，佛陀解釋名色依靠識而生起。他向阿難尊者說：

「我已經說過：『識緣生名色』，應當如此理解它。若識不入母胎，名色是否能在該處發展？」

當佛陀說到識「入」母胎時，他並不是指有個中陰身的識在某處徘徊，等著入胎：聖典解釋這只是一種慣用語。這就像當我們說「我去睡覺」時，我們並不是說我們去某個地方。識入胎是指投胎：一個有情的生。因此，換句話說，佛陀問阿難尊者的問題是：「若投生不在胎裡發生，名色是否能在該處發展？」或「若投生沒有發生，胎兒擁有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）五處的身體與胎兒的第六處（意處）是否能在胎裡發展？」當然，阿難尊者的回答是：「不能夠，尊者。」
（18）

沒有投生，便沒有識；沒有識，便沒有名色；沒有名色，便沒有六處。女人懷孕時，她的肚子變得愈來愈大，在她胎裡長大的並不是像植物般沒有生命的東西：那是擁有識與名色法的人體。一開始他就是一個人，擁有識、受、想等等。甚至西方科學現在也已經知道這一點。禪修時，我們能夠透過回觀到投生的剎那、辨識當時存在之法來證實這一點。

（19）

接著，佛陀問阿難尊者：

「或者，若識入母胎後又離去，名色是否能在今生達到出生？」

換句話說，佛陀在此的問題是：「如果投生時在胎裡生起的識停止，如果死亡發生，而下一個識在其他地方生起，是否會有我們所稱的人的出生？」
再次，阿難尊者的回答是：「不能夠，尊者。」
沒有識，便沒有名色。其中一個例子是，當女人懷了孕，胎兒卻出生死亡，也就是她流產了。有時候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經懷孕與流產了，有時候則知道，也有時候她甚至故意殺死自己胎中有識的人命。

（20）

接著佛陀問：

「若一個年幼的男孩或女孩的識如此被切斷，名色是否能夠長大、發展與成熟？」

換句話說，佛陀在此的問題是：「如果該男孩或女孩，無論是在胎裡或出生之後死亡，他或她的名色是否能夠完全地發展？」當然，在此阿難尊者的回答也是：「不能夠，尊者。」

沒有識，便沒有名色，舉例而言，當女人意外或故意墮胎，或嬰兒在生產時死亡，或過後在孩提時期死亡。

（21）

接著，佛陀總結其解釋：

「因此，阿難，就只是這個識是名色的根、緣、起源與原因。」

換句話說，投生時生起的識是名色顯現的緣；再換句話說，它是五蘊的顯現、六處的獲得的緣。這是佛陀所稱的生（jàti）。

（22）

佛陀給與阿難尊者的解釋是有關人的投生，但其原則適用於一切投生。若識在人胎裡生起，便有人的名色在發展；若在母雞的蛋裡生起，便有雞的名色在發展；若識在天界生起（該處的有情不投胎，而是完整地化生），就會有天神的名色等等。

（23）

解釋了識緣生名色後，佛陀接著解釋名色也緣生識：

「我已經說過：『名色緣生識』，應當如此理解它。若識不在名色裡找到安住處，是否會有生、老、病、死的生起與形成？」
換句話說，佛陀在此的問題是：「如果名色裡沒有識，如果在胎裡只有像植物的非生命體在成長，是否會有人出生，成長，變成小孩、年輕人、大人，生病，變老，以及最終死亡？」當然，在此阿難尊者的回答也是：「不能夠，尊者。」

（24）

接著，佛陀給予結論：

「因此，阿難，就只是這個名色是識的根、緣、起源與原因。阿難，這即是生老死與墮入他界及投生所到的界限；這即是名稱與概念所達的界限；這即是智慧的界限；這即是對這一生的輪迴所能辨識的界限，即名色與識。」
（25）

這是非常直接的。在同一生裡，不可能觀到比名色與識更遠。一生始於結生識（母胎裡的第一個識）及名色的生起，而這一生終於死亡識（最後一個識）及名色的壞滅。遺下的屍體只有色法，沒有名法，沒有識：只是被丟棄的色法。

在結生識與死亡識之間，就只是一個接著一個生起的心流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與意識。在一秒鐘裡，就有上萬憶個心識一個接一個地生、住、滅，每個心都緣取各自的目標。我們不曾停止執取目標：就像猴子在森林裡遊蕩，捉住一枝又一枝的樹枝，我們在生死輪迴裡執取一個又一個目標。

（26）

當我們證悟涅槃時，有個識直接知見涅槃，接著有許多識了知我們已經知見涅槃。然而，當我們般涅槃時，代表一生的終結的死亡識生、住、滅，然後沒有結生識隨之生起：不在這世間，不在其他世間，不在任何地方。佛陀、阿羅漢死亡後，不再有投生。關於這點，我們可以從佛陀對自己的阿羅漢果智的話
來理解：

「這是最後一生（ayamantimà jàti），再無後有（natthidàni punabbhavo）。」

（27）

尋找最後一生、斷滅代表新的痛苦的後有，是諸佛出世、重新發現正法與教導正法的唯一原因。

名色緣生識，識緣生名色：那麼，這是否是苦集所能到的界限？不。正如佛陀向阿難尊者所解釋的：名色與識是對這一生（itthatta§）所能辨識的界限。

（28）

然而，是否能夠觀到更遠的過去？是否必要？是的，的確是必要的，因為為了了解苦集，我們必須了解為什麼結生識會生起，我們也必須了解為什麼它生起為天神、人、動物或地獄的有情。我們必須了解這些法，以及最終透過自己的禪修直接知見它們。我們不只是需要了解明顯的，也就是這一生的第一個識的緣只能夠在過去世裡找到，也需要能夠直接知見我們人的結生識如何因為過去的因緣而入母胎。

這將會是我們下一堂佛法開示的開頭，有關第二聖諦──苦集聖諦──的第四堂開示。

且讓我以佛陀對如果我們忽視修學佛法、修學深奧的聖典的後果的分析來結束這一堂開示：

「這少聞之人如牡牛般長大，
只增長肌肉，不增長智慧。」

或許今天我們的智慧會增長一點。
謝謝。







� 《相應部．無聞經》（S.II.I.vii.1 Assuttavà Sutta）


� 《中部．大愛滅盡經》（M.I.iv.8 Mahàtaõhà-sankhaya Sutta）


� 佛陀在《中部．一切漏經》（M.I.i.2 Sabbàsava Sutta）裡解釋這種見解。


� 《中部．婆蹉衛多火經》（M.II.iii.2 Aggi Vacchagotta Sutta）


� 此處與他處：這是指同一個心識出現在不同世裡，一時在這一界，一時在另一界等等。


� 《中部．大問答經》（M.I.v.3 Mahàvedalla Sutta）


� 《長部．大因緣經》（D.ii.2 Mahànidàna Sutta）


� 《中部．大象跡譬喻經》（M.I.iii.8 Mahàhatthipadopama Sutta）


� 菩薩也提到六處，在此佛陀並沒有提到，作者認為這省略對這項討論不關緊要。


� 《相應部．蘆葦捆經》（S.II.I.vii.7 Naëa Kalàpã Sutta）


� 註釋解釋：離去（vokkamati）是指透過死亡（cutivasena）而消逝（nirujjhissatha）。


� 《長部．大念處經》（D.II.9 Mahàsatipaññhàna Sutta）：諸比丘，〔五〕蘊的顯現、〔六〕處的獲得稱為生。


� 評語：在此，作者提到由於政治人權與平等的現代教條（這否定緣起，支持我見），以及由於唯物論與貪欲論，在許多現代、發達與應該是科技文明的社會裡，墮胎已經被合法化，而其所依據的道德觀念卻是荒謬的論點，認為投胎與名色及識無關。然而，在流行媒體及同樣流行的國會的辯論裡，對於最終不能否定存在胎裡的識，是什麼時候及在什麼情況之下進入在胎裡成長的「植物」，卻沒有給與解釋。這項道德上的錯誤被人方便地置之不理，以便討論不相關的課題，例如母親對自己的名色與識擁有自主權。


� 《相應部．轉法輪經》（S.V.XII.ii.1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）


� 《法句經》老品．第152首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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